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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春节

◎陈佳轩

  春节，是我心中最温馨而难忘的节日
之一。随处可见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大
街小巷热闹非凡，整个城市仿佛笼罩在
红彤彤的暖意中 ，欢声笑语传遍每个
角落。
  春节是我一年中最期待的节日。桌上
摆满香喷喷的年夜饭，家人围坐在一起，分
享着美食的喜悦，感受家的温暖和幸福。春
节期间的庆祝活动更是丰富多彩。红红火
火的烟花爆竹、舞龙舞狮的表演，无不让人
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
  然而，春节对我而言，更是一种精神寄
托。这段时间，我可以专心感受家庭的温馨
和关爱。这种独特的节日氛围，让我感受到
岁月的流转和生命的变迁，激励我更加珍
惜时间，为自己的梦想不懈努力。
  同时，春节也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传承
时刻。在和家人共度欢乐时光的同时，我会
主动倾听长辈们的聊天，了解春节的传统，
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这种传统的传
承不仅仅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自豪和自
信的来源。
  春节也是人际关系更加融洽的时候。
亲朋好友齐聚一堂，彼此之间分享喜悦和
快乐。通过拜访亲友，互赠红包和瓜果，我
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和亲情、友情
的珍贵。这种联系不仅是一种社交礼仪，更
是一种心灵的愉悦。
  “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我眼中的春
节是一个融合了传统文化、家
庭温馨和个人反思的特殊时
刻。在这个节日里，我感受到
了生活的丰富多
彩，也汲取到了前
行的力量。

  我第一次见烟花，正是那寒冬过年
时。我们站在台阶上，捂着耳朵仰着头，
忽的，一朵烟花直冲天空，眼睛直随着烟
花走，脸是红红的，眼是亮亮的，心是砰
砰的。
  我从小就是个“不安分”的孩子，爬墙、
上树、下河，每一样都“精通”。“窜天猴”是
我最常放的鞭炮，它身躯小小的，有一条长
长的尾巴。从一把的鞭炮里选出一根，用小
树枝把地面戳得松松的，再用力地把“窜天
猴”的尾巴往土里一插。等看它牢牢立住，
就拿出香来靠近它的引线。香是在室内就
已点好了的，被风一吹，燃得更旺，只轻轻
一靠，那引线立刻就烧起来。就在这时我直
起身，不慌不忙向后退两步，只听“嗖”的一
声，它升到空中，“啪”的一声炸响，空中便
盛开了一朵绚丽的礼花。
  然后是“小蜜蜂”。“窜天猴”尚且有大
胆的孩子敢拿在手里放，这个小东西却从
来没人敢招惹。往往是在手里点燃，然后远
远扔出去，虽然闪亮亮得很好看，但却没什
么可玩性。唯一一次，我们几个大胆的孩子
收集了七八个“小蜜蜂”摆在院子，三个人
从三个方向点了去。等引线都点燃了，我们
立刻转身，直憋一口气冲到屋里，合上门挤
挤挨挨地趴在窗前，鼻子贴在玻璃上，眼睛
都舍不得眨一下，紧盯着那一只只在院里
“嗖嗖”转圈的“小蜜蜂”。
  记得一年春节，我将五只大烟花并排
摆好，依次点燃了它们的引子，一路跑上
了台阶，然后转过身去看烟花。在烟花迸
发的那一瞬间，母亲伸出已经提前搓暖
了的手，放在我的肩上，在寒冬里捂住了
我的脖子，那一刹那温暖了我很多年。在
突如其来的温暖里，我抬着头，看漫天烟
花飞舞。
  烟花升空，一放又一岁；惊雷炸响，一
响又一年。那一刻的烟花炸得真是漂亮，那
一刻的时光真是美好，我情愿就在那里长
长久久地站下去，永永远远缩在母亲怀里
看烟花，一年一年又一年。

烟花迎新年

◎赵珺瑶

年 味

◎曾繁梅

  年，近了。年味，浓了。
  小时候，进入腊月，父母就开始忙
年，年味便升腾起来。准备穿的自不必
说，就说说吃的吧。
  记得家里最先准备的是酸甜可口
又好吃的辣丝子。诸城过年，辣丝子如
同烤肉、豆腐、馒头等，是必备的。做辣
丝，先是准备辣菜疙瘩、萝卜、白醋、白
糖等。那时家家菜园都种辣菜疙瘩、萝
卜，秋天收获后，埋在地里，用时挖出
来，将辣菜疙瘩切丝。因为我家都爱吃
辣丝，做七八坛子，所以要切很多丝，
有时只切丝就需要一天多时间。萝卜，
不是现在我们常见的细长的潍县萝卜，
是那种大而圆的萝卜，它主要是切片用
来放在坛子底和周围的。还要备些生花
生米等，白醋、白糖要用多少，我还真
不知道。从小到大，我觉得唯有我们自
己家做的辣丝子好吃。可能这里面浓缩
着亲情和乡情吧。我们家已有二十多年
没有自己做辣丝子吃了吧。虽然每年春
节期间仍然买诸城辣丝，但怎么也吃不
出家里做的那个味道了。
  诸城烤肉也是过年必备。小时候，村
里家家都养猪。我们家也养，主要为过年
杀来吃，猪肉多的也卖给要肉的邻居。记
得腊月初十后，爷爷和父亲都是将自己
家里养的大猪，找人来杀。收拾好后，将
猪头肉等烤着吃。没有杀猪，父亲也会从
工厂里或者食品站买回来猪头、猪蹄等，
制作成烤肉。记得烤肉时，是将红糖放锅
底，然后将事先煮好的猪头、猪肉放在特
制的铁篦子上，盖上锅盖，最后用柴草烧
锅烤。烤肉时那浓浓的烤肉香气，会飘得
很远很远。
  做大豆腐，我们家一般在腊月二十
左右，是在母亲将必备的厚厚的煎饼
摊好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开始准备
的。做大豆腐，必须前一天先将豆子选
好泡上，第二天早起磨，家家都是早早
起来用自己家里的石磨碾压。推磨，于
我，很是头疼。因为转小小的圈，我会
头晕。所以，母亲很少让我推磨。当然，
姐姐们推得也不多。因为母亲能自己
推都是自己推。而且她起得很早，我们
醒来，她已经推得差不多了。磨豆子一
般是母亲的活儿，但做豆腐基本是爷
爷和父亲的活儿。那时唯有做豆腐这
天，我们能喝上美味的豆腐脑。那豆腐
脑 ，是现在外边买来的豆腐脑没法
比的。
  腊月二十八把面发。这天，家里主要
是发面蒸馒头、豆包等。过年蒸的豆包是
我的最爱。而那用自家大锅和沙石炒的
花生等更不用说有多好吃了。
  不说吃的了，再说，自己都垂涎三尺
肚子咕咕叫了。现在说说那为过年而热
闹起来的鞭炮声和锣鼓声吧。那时，很多
村为过年都会有耍龙灯、玩高跷的。腊
月闲下来后，村里就会敲锣打鼓组织排
练，参加的年轻人居多。高跷队里，有
人装扮成孙悟空，有人装扮成猪八戒
等。正月初一开始，村里就会热闹起
来，时常有高跷队过来。锣鼓一打，村
里男女老少不管干什么都会扔下手里
的活儿，跑到大街观热闹。
  当然，那时的年味里更少不了的是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和孩子们嬉戏的
欢笑声，可真是鞭炮声声辞旧岁，锣鼓
喧天迎新年。

  从农历和传统文化深处走来，年
的根扎在乡村。年的脚步也总是先于
城市抵达。
  当我在县城和往常一样忙碌时，
台历上的“腊月二十”像一束光照亮
了我疲惫的眼眸。腊月二十？这么
说，一条“龙”已不知不觉从遥远处
腾云而来 ，一步步走近属于它的
年华。
  我拿出手机给老家的母亲打电
话，母亲正在赶大集，手机里能听得出
热闹非凡的嘈杂。母亲说：“我要买年
画、买过门钱、买红枣、买黍子面蒸年
糕……”母亲在和一个小贩讨价还价，
没说完，便匆匆挂了电话。
  我看向窗外，大街上人来车往，一
切仿如日常，嗅不出年的味道。
  但在农村，在老家，每个人却早早
接到了年的请柬，他们已为年的“大驾
光临”而幸福地奔波、采购、置办需要
的一切。
  年和所有的传统节日一样，喜欢
乡下。
  腊月二十三，扫舍的日子。我请了
假，驱车回老家。穿过邻村，每条街上
都挂起了红灯笼，在风中喜气盈盈地
飘动，一种深埋的激动泉水一样涌上
心头，荡漾起来。
  我小时候，每每打扫房子前，能搬
动的家具先要搬到院里，不能搬动的，
用报纸、塑料纸盖好。一切收拾妥当，
爹便在房中间放一把椅子，椅子上立
一个威风凛凛的红衣炮仗。用火柴点
了，“咚”一声炸响，房间四壁、房梁檩
条、犄角旮旯的蛛网烟尘便纷纷坠落。
爹戴着斗笠，舞动着长竹竿，竹竿梢头
绑一把崭新的笤帚，哗哗哗，扫尽一年

来的日月风尘。我帮着搬动家具、打扫
地面、擦洗门窗，虽然赚个灰头土脸，
冻得小手通红，但看到四壁不染纤尘，
窗明几净，一份小小的成就感便冲走
了劳作的“苦”。
  后来，房屋吊起铝扣板顶棚清扫
更加方便，放炮仗的传统项目也省掉
了。但扫舍却像尖子生做作业，一年一
年认认真真，从不马虎。
  回家后，换上一身旧衣服，立刻洒
扫庭除。母亲做助手，大扫帚、吸尘器、
拖把、抹布，各种工具齐上阵，一番下
来，热汗涔涔里，似乎感觉到年的呼吸
扑面而来。
  腊月二十六，母亲打电话说，已蒸
好了馒头、年糕、花饽饽。又赶了一个
集，买了鸡鸭鱼肉、水果蔬菜、糖果
瓜子。我一再提醒，超市大年初一就
上班，好多商店也不打烊，一切都方
便，天气又渐暖，不要准备太多。母亲
嘴里答应着，等我抽空回家，一看，琳
琅满目的年货还是摆了半个屋子。无
奈叹息的同时，也更明白了母亲背后
的用心。置办年货，对她来说，是根
深蒂固的习惯或者一种多多益善的
执念，年货办少了，就没有了年的味
道，过年似乎也少了一份应有的富足
之气。
  县城的店铺门面、大街小巷，仿佛
一夜之间都挂起了彩灯、气球，公园里
的各式花灯也金灿灿、红彤彤地亮起
来，流光溢彩，年味涌流。街上采购年
货、衣服、家电的人群熙来攘往、热闹
非凡。
  年，终于走遍了乡村和城市。盛大
隆重地来到了人间。
  腊月二十九，我们一家回老家和

母亲过年。其实，完全可以接她到城里
过年，但我还是选择回老家过年。老家
是根，根在哪儿，心就在哪儿。我回家
后，和儿子贴春联，贴福字，贴过门钱。
爹在世时喜欢贴五颜六色的过门钱。
现在母亲却说，过年图得就是红红火
火，过门钱都贴红的吧。母亲还在窗上
贴了“福”字窗花，粮囤上贴了“丰”字。
阳光照下来，红对联、红过门钱、红窗
花，院子被温暖的中国红笼罩，映着每
个人的脸。
  我出门，在大街上闲转，脚下干干
净净，仰头红灯招展，墙角的一丛迎春
已悄然鼓满花苞。
  除夕，鞭炮声声，普天同庆。家家
户户都打开大门，迎新纳福。每个人在
心底祈祷，以后的日子芝麻开花节
节高。
  郭叔夫妻俩的年，依然在大棚里
过的。他们的大棚樱桃开花了，粉盈盈
的，不出俩月，大樱桃就能上市了。
  年，就是人们用传统、风土、乡俗
与智慧、汗水、热情、梦想，酿制的一坛
老酒，365个日子后，开坛。嗅一嗅这年
味，品一品这老酒，谁不心醉？！

年是一坛让人心醉的老老酒酒
◎胡明宝

过过过过门门门门钱钱钱钱
◎肖胜林

  印象里，父亲平日极少赶集，但每
年腊月二十八的年集，父亲必去赶。父
亲从集市上买回几挂鞭炮，两张年画，
一沓过门钱。
  过门钱是一种剪纸，长不过尺，宽
约七寸。过门钱薄如蝉翼，中间镂空
“福、禄、寿、喜、财”诸字，以“福”字居
多；过门钱上面有梅花图案，下面有喜
鹊登枝；或者上面镂空“年年有余”字
样，下面便是双鱼戏水图案。围绕这些
图案的，是花瓣纹，是孔钱纹，是蝙蝠
纹。过门钱秀美，又寄托着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与期待。
  父亲买回的过门钱总是“五彩”
的：大红、粉红、黄、绿、紫。大红的热
烈，粉红的喜庆，紫色的安详，绿是
翠绿，黄是金黄，亮眼而怡心。在父
亲晚年，集市上卖的过门钱大多已
是清一色的大红，但父亲走遍整个
集市，也要依旧买五彩的过门钱。父
亲骨子里是个传统的人，他认为红
色的虽然看上去喜庆，但五彩的过
门钱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才是正统
的过门钱。

  父亲在世时，曾问过我过门钱的
起源，我想了一下，看过的书中并不记
得有关于过门钱的只字片语，便摇头
说不知道。后来闲时读书时，便特别
留意关于描写过门钱的诗词文章。有
一年腊月，一个微雪飘落的日子，我
围炉闲读，看晚唐诗人韦庄《立春》
诗句：“殷勤为作宜春曲，题向花笺
帖绣楣”，倍感亲切。这样看来，在唐
朝，有人已经在过春节时将制作精美
的花笺，贴于门楣之上了。又偶一日，
读到一首词《龙眠杂忆时令类》，词中
写到：“桐城好，元旦贺新年，大族中堂
悬福字，小家单扇贴春联，处处挂门
钱。”做这首词的是诗人姚兴泉，清朝
雍正、乾隆年间人。“处处挂门钱”，可
见春节挂过门钱的习俗，在清朝已是
盛行。
  除夕，父亲早起，熬了浆糊。父亲
踩了凳子，在屋门门框上刷了浆糊，将
春联仔细地贴好。“天增岁月人增寿，
春满乾坤福满门”，我记得村里老先生
总是给我家写这样一副春联。春联贴
好，父亲拿笤帚清扫一下门楣，抹了浆

糊。我拿着那一沓过门钱，听父亲安
排：“大红的。”父亲说。我急忙从一沓
过门钱中找出大红的过门钱递给父
亲。父亲接过过门钱，端端正正地贴
好。黄色的过门钱一定要贴在门楣正
中，紫色的要贴在门楣最右侧。“紫气
东来嘛！”父亲笑，我也笑。
  门楣上贴好过门钱，窗框上也要
贴。过门钱贴好，父亲从凳子上下来。
我和父亲总要再端详一下大红的春
联，端详一下色彩明丽的过门钱。春
联、过门钱相映成趣，浸染岁月痕迹的
门窗变得靓丽而有生机。
  剩余的过门钱会被贴在灶王上，
贴在粮囤上，贴在牛槽上，甚至于贴在
自行车上。微风过处，过门钱轻舞，整
个小院焕然一新，洋溢着祥和喜庆的
气息。
  如今的过门钱，纸张变厚了，有
的镶嵌了金色的箔纸，更有了套色
的图案，看上去越发喜庆。大年三
十，家家户户贴春联贴过门钱，春联
红衣墨文，过门钱霓裳五彩，年味扑
面而来。

  一踏进腊月门，周围的年味就
愈来愈浓了，它弥散在空气里，闪
烁在眼神里，流露在话语里。新年
的色彩在大街小巷里尽情地渲染
着，如火如荼。于是，在“万事尽随
风雨去”的花甲岁月，也便如小孩
子一般，多出了一份期盼，多出了
一份渴望，多出了一份等待——— 回
家过年。
  在外面漂泊几十年，总是觉得
自己并没有把根扎下。城里的混凝
土太硬，自己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为
生计忙碌的过客而已。潜意识里自
己的根仍然生长在故乡，生长在老
家，生长在农村那一片片宽拓拓平
展展的土壤里。
  而能够真正平心静气地坐下
来和故乡相融的日子，也只有在
过年的时候。婶子、大娘，街坊邻
居，团团围坐，亲亲热热地叫着乳
名叙说流失的光景。因此“浓浓的
年味”就成了内心里默默的守望，
春 夏 秋 冬 一 直 在 这 守 望 里 行
走着。
  回家的路程并不遥远，从汽车
发动到迈入家门，至多不过一个小
时，省却了旅途的劳顿和奔波的疲
乏。然而世俗的喧嚣不见了，心灵
的孤寂消失了。品尝着乡村里浓缩
的年味，似在读一首意境悠长的小

诗，有的只是陶醉。
  故乡的年味实在、透彻，它首
先是用对联和鞭炮铺设而成的，可
以说，年味飘到哪里，哪里就呈现
一片红色的光芒。传说中那古老
可怕的“年”，已经在一阵阵噼啪
作响的红色中结晶成了群体的芳
香，亲抚着漫长的历史，演绎成乡
村里奢侈的典仪，操持着生命的
盈亏。难怪古人会饶有兴致地吟
道：“听烧爆竹童心在，看换桃符老
兴偏。鼓角梅花添一部，五更欢笑
拜新年。”
  原来自古而今，每一个中国人
都是这样敞开心扉，酣畅淋漓地来
体验新春佳节的。
  故乡的炊烟还在，盘旋着日
子的繁忙，风风火火的，直飘远
方。晚归的游子，嗅到了年糕的清
香，铺天盖地渲染着一种兴奋，一
种眷念，一种感动。步履蹒跚的父
母，在眼角的皱纹里蓄满了欢欣，
他们一边准备着丰盛可口的晚宴，
一边构思着儿女远足的行囊。
  回家过年，体验的是一种心
情，是一种追忆，更是一种怀念。过
年既是终点，又是起点。
  家乡浓浓的年味，每当想起那
每一丝每一缕，在摸爬滚打的旅途
上，我便会满怀希望……

回回回回    家家家家
◎侯秀红


